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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约专稿

编者按　杨振宁先生曾于２　０　０　９年４月１　３日在复旦大学物理系与该系教师进行过一次座谈，内容涉及科学研究的

新方向、个人治学体会、物理学史上的若干人和事等广泛问题．复旦大学物理系施郁教授据现场录音将该座谈整理

成本文，经杨先生审阅并授权后，投送本刊发表．考虑到本文可能对从事物理学研究、教学和学习的同行以及读者均

有教益，本刊特刊出以飨读者．需要说明的是，刊出此文时，为保持座谈内容的原汁原味，我们未按中文期刊“应以通

顺、规范的汉语表述”的规范对其文字进行任何改动，望读者鉴谅．

杨振宁先生与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的座谈

施　郁　　戴　越
（复旦大学物理系　上海　２００４３３）

　 通讯联系人．Ｅｍａｉｌ：ｙｕｓｈｉ＠ｆｕｄａｎ．ｅｄｕ．ｃｎ

１）　这里省略蒋教授对复旦大学物理系的介绍

　　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３、１４日，杨振宁先生应邀访问复

旦大学．１３日 上 午，杨 先 生 在 物 理 楼 与 物 理 系 教 师

进行了座谈．１３日下午，杨先生在光华楼东辅楼大

报告厅作了题为“物理学的诱惑”的通俗演讲，由杨

玉良 校 长 主 持．１４日 下 午，杨 先 生 又 作 了 题 为

“Ｓｏｍｅ　ｒｅｃｅｎｔ　ｐｒｏｇｒｅｓｓ　ｉｎ　ｃｏｌｄ　ａｔｏｍ　ｒｅｓｅａｒｃｈ”的学

术报告，由郝柏林院士主持．在郝柏林院士建议下，
将１３日的座谈整理成本文．杨先生授权发表本文．

周　磊：刚才去了一下江湾新校区．

杨振宁：刚才看 了 新 校 舍．我 觉 得 这 是 复 旦 大 学 历

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．我想北大跟清华看到的

话必定很羡慕，因为不管你们开始搞这个新校舍有

多少困难，再过二十年以后，就会认为这是非常正确

而且非常重要的事．北大跟清华，尤其是北大，它那

个地方太小，已经没有办法．我并没懂他们为什么不

搞一个．他们要搞的话当然比较远一点，可是他们到

六环以外我觉得是可以搞．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这

个事情．清华问题小一点，因为清华地方比较大．到

你们的新校区去看看，我觉得很漂亮．再过二十年，
交通方便了，就变成大家都觉得愿意搬到那地方去．

蒋最敏：尊敬的杨振宁先生，各位老师，早上好．我

首先代表物理系，对杨先生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．杨
先生好久好久没有到复旦大学物理系来访问了．我

们都很想跟你面对面地交流，亲耳聆听你的一些教

诲，得到鼓励，同时也分享你在科学研究中的一些经

验．下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物理系１）．

蒋最敏：下面就 让 我 们 珍 惜 这 次 机 会，先 请 杨 先 生

讲话，然后我们自由提问、交流．

杨振宁：我先讲 第 一 印 象．原 来 复 旦 的 物 理 系 比 我

想象的小得多．这个在今天国内是不大普遍的．国内

的大学经常有很多年的困扰，就是人太多．人太多的

话，对于前途的发展有很多……你们现在全系教职

员加起来才只有八十几个人，比我想象的小多了．我
本来以为要接近两百人．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大学所

处的情形在某些方面有点像美国的很多的大学在第

二次世界大战前后．因为希特勒帮一下忙，把很多优

秀的犹太人都赶离开德国，所以美国大量地吸收这

些人，十年之内美国忽然一下变成世界最重要的研

究科学的地方．今天美国的问题很多，现在大陆出去

在美国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做得非常好的人很

多．所以我认为这些人里头很多的人在以后五年、八
年之内他们在美国得不到ｔｅｎｕｒｅ，我想就希望回来．
你们这儿人少，如果能够得到教育部、上海市的支持

的话，是有吸收的能力．那我想是一个很大的优点．
假如你们人数已经很多的话，已经不容易再吸收人．
我觉得人少对你们是非常占便宜的一件事情．我不

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．

王　迅：根据我 们 承 担 的 教 学 和 科 研 的 工 作 量，学

校应该给我们的人数大概是一百五．我们只有八十

几．所以我们要进人，学校绝对是放行的，不会说人

多．而且学校还觉得你这个体量要大一点．杨先生要

是遇到优秀的人才，告诉他们复旦物理系有一半的

位置空在那里．当然我们不会去招到一百五十个人．

·１９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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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确实你讲的，就是我们机会很多．

杨振宁：事实上，我七一年来第一次回国访问．七一

年我恐怕没到复旦来．七一年那个时候很乱．接待我

的人问我要看见什么人，我说我要想看见苏步青先

生．所以他们把苏先生（苏先生那时候是不是在江南

造船厂还是什么地方）请回来．我不觉得我到复旦的

校址来．可是以后，我不记得是七二还是七三还是七

四，我到这儿来．尤其是七四开始，因为我说我现在

希望找一些念物理跟念几何的人跟我合作，所以就

找了谷超豪、夏道行、孙鑫、李大潜、忻元龙……多半

是数学系的，有几个物理系的．结果我们恐怕合作了

三年．所以七十年代我到复旦来的次数很多．八十年

代以后，我爸爸不在了，我妈妈搬到香港去，我以后

到上海来得就比较少了．

施　郁：您九六年来这里做过一个杨武之论坛．

杨振宁：那你们 招 取 研 究 生 是 不 是 成 绩 还 不 坏，在

全国的范围之内？

蒋最敏：应该说还是有很强竞争压力，还算不错，但

是其他高校也是很有竞争力，因为我们的本科生也

不多．像科大，有三百多本科生，所以它出来的研究

生的选择余地就要比我们多．

杨振宁：你们本科生跟研究生的数目是学校自己限

制的，还是有别的原因有一个数目限制？

蒋最敏：本科生 数 目 是 学 校 有 限 制，但 是 适 当 调 一

下也可以的，现在是每一年招一百人左右，九十多．

杨振宁：我想复 旦 还 有 一 个 优 点 就 是，因 为 上 海 现

在发展得很快，我想一个年轻人回国没问题最希望

去的地方是上海或者是北京，所以在这点上你们也

占了优点．比如说一个人要想被吸收去合肥科技大

跟上海比的话我想多半的人会选择上海．

孙　鑫：上海现在引进人才成本比较高，房子、车子

等等花费比较大，所以安家要安到上海成本相当高．

周　磊：最近几年好像看到从整个物理的地方对海

外人才的吸引来讲的话，好像复旦物理系还是比较

有吸引力的．一个上海的地方好，本身我们这边体制

还是比较有利于年轻人能够融进来．

杨振宁：而 且 光 源 对 于 上 海 的 学 校 也 增 加 了 很 多

吸引．

蒋最敏：上个礼 拜 五 我 们 就 讨 论 了 三 位 引 进 人 才，
教授大会讨论了．

周　磊：最近我们也努力地想要ｒｅｃｒｕｉｔ新的ｆａｃｕｌｔｙ．

蒋最敏：我请问 一 个 问 题，就 是 作 为 一 个 研 究 性 或

者综合性大学的物理系，在学科设置方面，你觉得哪

些方面相对要注重一点？

杨振宁：假如你 们 没 有 看 过 有 一 本 书 的 话，我 建 议

你 们 去 看 下 子．我 觉 得 这 书 的 名 字 大 概 叫 做

Ｉ　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，这书的作者是叫做Ａｂｒａｈａｍ　Ｆｌｅｘｎｅｒ．
Ａｂｒａｈａｍ　Ｆｌｅｘｎｅｒ是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　ｆｏｒ　Ａｄ－
ｖａｎｃｅｄ　Ｓｔｕｄｙ第一任的所长，这是他的回忆录．他里

头我觉得最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，在１９２９年，美国

的ｓｔｏｃｋ　ｍａｒｋｅｔ大ｃｒａｓｈ以前，有一家有钱的人，叫

做Ｂａｍｂｅｒｇｅｒ，跟 他 的 妹 妹，不 知 道 什 么 缘 故，在

１９２９年秋天以 前 半 年，他 们 把 他 们 的 财 产 卖 掉 了．
所以在ｃｒａｓｈ的 时 候，他 们 有 很 多 的 现 款．在ｃｒａｓｈ
时有现款是 最 占 便 宜 的 事 情．然 后 呢，他 们 就 找 了

Ｆｌｅｘｎｅｒ，说是要想设立一个研究所，要请Ｆｌｅｘｎｅｒ做

所长．Ｆｌｅｘｎｅｒ当 时 已 经 退 休 了．Ｂｙ　ｔｈｅ　ｗａｙ，Ｆｌｅｘ－
ｎｅｒ也是帮助Ｒｏｃｋｆｅｌｌｅｒ　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创建协和医院

的．他在一九一几年、一九二零年左右到北京来，创

建了亚洲第一个近代医学研究机构．他到三零年的

时候已经退休了．可是Ｂａｍｂｅｒｇｅｒ他们说：“我们愿

意捐五百万 美 元，可 是 有 个 条 件，得 要 你 出 来 做 所

长．”所以他就同意了．所以他就是第一任所长．他做

了所长以后呢，在他的自传上说，五百万是很多钱，
不过不足以设立一个整个的大学，所以必须要选择

科目．然后他就第二个问题说，选择哪些科目呢．他

说，他想了一下以后，觉得不能够从这个问题出发，
要问：“我能够找着什么人；假如我能找着一个人，
这个人是做得非常好的人，愿意来，而他的领域是某

某领域，那么我就创建这个领域．”所以这是他的原

则．我想这个也是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．如果你说：
“我现在要创建ｌａｓｅｒｓ．”这当然是一种办法．不过他

的办法是，他说：“我 去 找 一 找 谁 愿 意 来 我 们 这 儿，
这个人做什么，我们将来就环绕着这个人设立这领

域．”他结 果 做 得 很 聪 明．他 的 第 一 个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
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，所以以后就创建了理论物理在Ｉｎｓｔｉｔｕ－
ｔｅ的 传 统．他 的 第 二 个、第 三 个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是

Ｖｅｂｌｅｎ跟Ｈｅｒｍａｎｎ　Ｗｅｙｌ，所 以 数 学 就 变 成 它 的 大

的领域．我认为这个是所有主持一个学术单位发展

的时候，需要向什么方向注意的，非常好的一个．所

以假如今天 复 旦 如 果 能 够 从 年 轻 人 里 头 找 着 一 个

（或者不一定，因为现在三十岁四十岁，刚才我讲了，
有很多人可能复旦能够吸收回来，我想还有年纪大

·２９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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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，年纪大的人吸收回来，他的问题跟年轻人是不

一样的，不过有不同的好处），我想如果能找着一个

做得很成功的人，你们跟他接触了以后他愿意来，那
我想这就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．在清华呢，你们晓

得清华有一个物理系，清华的物理系现在的规模，我
想比你们已 经 大 了．物 理 系 的 系 主 任 我 很 熟，朱 邦

芬．从十年以前呢，清华的校长找我帮他们搞一个高

等研究中心．这高等研究中心非常小，高等研究中心

一个当初开始就做得比较聪明的事情，是因为我帮

高等研究中心搞了两个基金会，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在

香港，捐了一些钱．捐的这些钱对于高等研究中心跟

清华找新的人有很多方便的地方．高等研究中心现

在人很少，事实上只有：一个是姚期智，大家知道，他
是搞ｃｏｍｐｕｔｅｒ　ｔｈｅｏｒｙ；王小云，是搞密码学，她跟姚

期智搞的方向不一样，王小云大家晓得是非常成功

的一位，她把国际上密码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的问题搞了十几

年，她把它给解决了；另 外 一 个ｆｕｌｌ　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，就 是

除了聂华桐跟我以外，还有一个ｆｕｌｌ　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是翁

征宇，你们很多人认识．

杨振宁：我想现 在 能 够 发 展 新 的 领 域．比 如 说 你 们

不是也有医学院么，我想跟医药、医用器材发生兴趣

的物理学，这个我想是大有发展．事实上我不知道全

中国有任何一个学校或研究所，专门是向这个方向

上注意的．我可以举个例子．我现在耳朵不好，所以

戴着助听器．助听器，现在因为我自己戴这个，所以

我知道得比较清楚，大概每两年就有新的东西出来．
这个是高科技，而不是一个……他现在所需要的，主
要的 是 一 些 计 算 机 跟 这 个……其 实 基 本 上 就 是

ｃｈｉｐｓ的问题．可是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．我第一次

戴这个的时候，是六、七年以前．后来就已经换过好

几次了．在美国换的时候，他都有这么一个．他给你

不同的频率 的 声 音，看 你 的 反 应，他 就 知 道 某 一 个

ｂａｎｄ里 头 你 的 正 常 的 本 领 小 了，他 就 给 你 调 一 下

子．我现在这个是十二个ｂａｎｄｓ．他把整个ｆｒｅｑｕｅｎ－
ｃｙ　ｂａｎｄｓ变成十二个，每一个ｂａｎｄ里头要调高矮，
他给你做．可是他还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跟我说：“我念

一个音，你重 复．”就 开 始 念：“Ｂ，Ｄ，Ｌ，Ａ．”他 为 什

么这样做呢？后来我问他．他说：“因为你的耳朵出

了问题，它 不 止 是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　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有 的 需 要 调

整，还有对于某 一 个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，某 一 个ｖｏｗｅｌ灵 敏

度不够．”所以他就通过这个就可以把灵敏度他可以

调整．这个我在美国做过两个地方，都做这个．结果

到香港去，他们不做这个．我就懂这是什么缘故了，
是中国还没人研究过这个．中文的发音，跟英文的发

音是不一样的，那么你需要有人来研究，中文的发音

里头，怎么样子的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，怎么样的ｖｏｗｅｌ，容易

对于耳朵有毛病的人发生困难．中国既然还没人做

这个，所以他就不做这个ｔｅｓｔ，所以做这个ｔｅｓｔ都是

我所知道的是在英文的地方．换一句话说，我就觉得

假如有一组人是来研究中文发音里头什么样子容易

对耳朵不好的人发生困难，然后 再 用 软 件、用ｃｈｉｐｓ
把它给纠正一下，这岂不是就是一个发展的方向．今
天世界上用这个东西的人的数目是急速地成长，在

香港跟北京，我 相 信 这 儿 也 有．世 界 最 大 的 公 司 是

Ｓｉｅｍｅｎｓ，我想他里头专门有一组人来做这方面的研

究．我想在国内假如有一个研究所或者有一个大学

向这个 方 向 上 发 展 的 话，这 个 我 想 是 一 个ｅｘｐａｎ－
ｄｉｎｇ　ｆｉｅｌｄ．总而言之，我就是觉得以后二十年、四十

年用了二十世纪所发展出来的原则，用了新的技术

能够做的方向很多，如果在这些方向里找着一些人

做的话，这个我想是最容易发展的方向．

郝柏林：杨先生，香港中文大学王士元，Ｂｉｌｌ　Ｗａｎｇ，
他手下培养出来的人可能最快进入你说的领域．

杨振宁：对，不过他研究的是语音学，换一句话说，

他是不 是 也 做 一 些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的，我 不 知 道．最 近 我

跟这个Ｂｉｌｌ　Ｗａｎｇ常 常 谈 谈．因 为 你 知 道 前 些 年 我

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被人批评得体无完肤，不过我不

怕，因为我想我在物理里头做的工作人家批不倒，所
以我不怕．前些年我有一篇文章上讲了，我觉得这些

话其实很重要．尤其是也许像这种话，发生兴趣．我

主要问，为什么世界上这些最重要的语言里头，基本

上只有中文是单音的．所有的西方的语言，或者日本

的语言，都不是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，只有中文是ｍｏｎｏｓｙｌ－
ｌａｂｉｃ，这 一 定 有 个 道 理．我 的 问 题 是 这 个 道 理 是 什

么．我就大胆提出来，我说这个与易经有关系，因为

我说，易经对于中国的整个文化的影响，从孔夫子就

已经讲了，这个是没问题的，而在易经里头，它是把

世界上的一些不管是人世的事物，还是自然界的事

物，分类，分成八类，或者分成六十四类，然后每一类

有一个卦，是一个字．所以呢，换一句话说，它整个思

维的方法，是把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分成六十四类，每
一类有一个 名 字．看 整 个 易 经 的 精 神，就 是 这 样 来

的．这个是不是人类思维的方法之一呢？没问题，是
思维的方法之一．这是很重要的．所以把这个变成影

响整个文化的思维的重大的一点，这是没问题的．可
是你如果很早就接受这个以后，你就知道，我想至少

中国很早就有占卜了，占卜师就等于是宗教里头的

·３９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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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，是影响非常之大的．他讲出来的话，是一个字的，
是“乾”、“坤”———这个是有分量的．所以我觉得是不

是因为中国在最早的时候，在商朝或者在夏朝的时

候，就已经是占卜师占很重要的位置，而占卜是把它

分成类，每 一 个 类 是 有 一 个 音，是 一 个ｓｉｎｇｌｅ　ｓｙｍ－
ｂｏｌ，这就使 得 中 国 后 来 的 发 展 方 向 变 成 一 个 单 音

的．这个我跟Ｂｉｌｌ　Ｗａｎｇ谈 过 很 多 次，他 未 置 可 否．
我还是得跟他 继 续 谈 一 下．当 然Ｂｉｌｌ　Ｗａｎｇ所 做 的

东西又跟现在ｇｅｎｅｔｉｃｓ研 究 人 类 学 有 密 切 的 关 系．
那位专门研究人类起源的那位……

郝柏林：金力．

杨振宁：是在复旦吗？

郝柏林：在复旦．

杨振宁：他是在哪个系？

周　磊：生命科学院．

郝柏林：现在做起副校长了．

杨振宁：而且我 知 道 他 在 跟 吴 新 智 打 架．吴 新 智 是

一个院士，他跟我略微有点亲戚关系，八十多岁了．
金跟Ｓｔａｎｆｏｒｄ的 一 位（我 不 认 识 这 个 人，是 很 有 名

的人，是一个 很 复 杂 的 意 大 利 名 字，Ｌｕｃａ　Ｃａｖａｌｌｉ－
Ｓｆｏｒｚａ，你 一 定 知 道 这 个 人）他 们 研 究 出 来 的 结 果，
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八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人的

后裔．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争端了，大家都认为这话是

对的．还争端的地方是，原来在亚洲，中国本来有北

京人，北京人是五十万年以前，八万年以前再走出来

一些人，跟五十万年以前就有的原来这些人，是发生

什么关系呢？根据金他们说呢，把原来的北京人消

灭掉 了．吴 新 智 说 是 不 可 能．而 且 我 问 了 吴 新 智：
“你为什么说是不可能？”他说：“中国人有个特点，是
我们大多数人的牙齿，都叫做铲形，”就是大概门牙

有点弯，“这个是别的种族的人没有的一个特点，而

北京人有这个特点．假如说是把北京人这些种族都

灭掉的话，那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多铲

形的牙齿呢？”所以他们还在继续打架．我曾经请这

位金教授到清华去给我们做一个报告，本来都约好

了，后来有什么事情，这位金教授我到现在还没有看

见２）．他在复旦大概有个很大的研究的项目是吧．我

想这对于复旦前途的发展有好的影响．我想，像王士

元他所研究的这个领域，也是会有很重大的发展．

２）　整理本文时从金教授处得知这是因为联系方式不幸丢失

孙　鑫：我 想 请 问 杨 先 生 一 个 关 于 爱 因 斯 坦 的 问

题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他都是用的实变函数，他的

研究工作没有牵涉复变数．他的理论非常漂亮，物理

跟数学结合得非常完美，使大家陶醉了．但是他的范

围都是实变函数的范围．所以杨先生，你们当时关于

相变，是突破了实数的范围，跑到复变数上面去研究

了，一下就看清楚了．在实变函数里没有奇点的，到

了复变函数它就有奇点了．一取热力学极限，奇点跑

到实轴上来，那 就 相 变 了．我 看 到 你 们 的 文 章 也 提

到，爱因斯坦看到这一点，他也很感兴趣，因为他平

常不碰复数的，所以请你们去讨论交流了．所以我就

想问一下，杨先生还记得吧，当时爱因斯坦对复变函

数，他的总的概念，觉得这个东西只是奇怪，还是非

用不可？在物理当中为什么他一直不用？

杨振宁：是这样，我 想 孙 鑫 刚 才 讲 的 是 一 九 五 一 年

五二年李政道跟我写了一篇文章，这个文章把一个

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　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，本来在 统 计 力 学 里 头 是 实 数 的，
我们把它推广到复数空间，解决了当时一个比较复

杂的问题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，所以他就

来找了李政道跟我去跟他谈了一个多钟头．不过那

一个多钟头，当然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，我不觉

得他特别注意的，是把实数推广到复变函数方面．我
看了很多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文章．对于把实数变成 复 变 函

数的这个方向，我没有看见他发表过任何一个文章．
这并不代表说是他反对它，只是他对这个领域，我自

己的印象，没 有 特 别 去 研 究 过．我 对 这 个 去 研 究 过

的，我写了 一 篇 文 章，是 关 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的，怎 么

起先不肯把ｉ，这个ｓｑｕａｒｅ　ｒｏｏｔ　ｏｆ－１，引进到量子

力学里头，最后花了好几个月的努力以后，最后才投

降了，就把ｉ写到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 程 式 里 头 去．关 于

这个，我在有一篇文章里头，我认为这个可能还不是

这个方向的最后．所以我一直觉得还要再推广．大家

知道，从实数，先是有正的实数，后来有负的实数，这
是一个重要 的 推 广．然 后 后 来 有ｃｏｍｐｌｅｘ　ｎｕｍｂｅｒ，
这又是一 个 推 广．那 么 下 一 个 推 广 呢，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．
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搞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的 时 候，他 发 现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
以后，就认为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发现，所以他以后一

生就专门研究这个，可是不太成功，所以后来被有些

人嘲笑．可是我是一直觉得，恐怕最后基础物理学再

发展的话，会了解到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是在基础物理学有

一个基本的位置．不过这怎么做法呢，我尝试过好些

次，没写过什么文章，因为没出来什么真正有重要意

义的文章．可是有人写了很多文章，大家晓得，有人

写过一本书．

·４９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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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　郁：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的Ｓｔｅｐｈｅｎ　Ａｄｌｅｒ．

杨振宁先生与部分参加座谈会的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合影

杨振宁：我觉得 那 书 没 有 正 中 要 害，这 里 将 来 前 途

怎么样呢，我不知道．讲起这个来，我最近，因为我二

十多 年 以 前 出 版 了 一 本 书，叫 做 “Ｓｅｌｅｃｔｅｄ　Ｐａｐｅｒｓ
ｗｉｔｈ　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”，那 个 是 一 直 到 一 九 八 〇 年，现

在快有三十年了，所以我最近正在要准备出一本新

的 书，叫 做 “Ｓｅｌｅｃｔｅｄ　Ｐａｐｅｒｓ　ｗｉｔｈ　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
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”，就是 一 九 八 一 年 以 后．为 了 写 这 里 头

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，我 就 查 了 一 些 从 前 的 我 所 讲 过 的

话、我所发表的文章，就发现在一九八二年，在Ｅｒｉｃｅ
的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上，那个时候，一九八二年在Ｅｒｉｃｅ有

一个庆祝我六十岁生日的会议，Ｄｉｒａｃ去了．Ｄｉｒａｃ那

时候八十岁．他事实上是八十二岁过去的，那次很可

能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一个国际性的讨论．在那个讨

论里头呢，后来印出来的有一篇我的演讲，演讲完了

以后有很长的一个讨论．讨论我看了，我觉得很有意

思．就是我问了一下Ｄｉｒａｃ．我说：“你在一九三一年

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．”Ｍａｇｎｅｔｉｃ　ｍｏｎｏｐｏｌｅ就是那

篇文章出来的，那篇文章还有好多别的东西，其中在

开始，Ｄｉｒａｃ讲了：“理论物理的前途，甚至整个基础

物理学前途的发展，有两个不同的可能性．一个是从

实验引导出来的灵感，一个是从数学的结构的美所

引导出来的灵感．”然后他说呢：“时间越来越过去的

话，从实验引导出来的灵感要渐渐地退居不重要的

位置，因为实验太困难了．所以将来物理学的灵感，
最主要要从美的数学方面来．”所以我就问了Ｄｉｒａｃ
一个问题，我说：“这是你三四十年以前的想法，你现

在是不是还同意？”他说他还同意．那我说：“既然你

同意，你觉得底下一个数学的美的灵感，是现在数学

四个方 向 里 头，哪 个 方 向，你 觉 得 最 可 能，代 数、几

何、分析跟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？”他说是分析．这个后来就没再

讨论了，只是我最近又看见了这个．其实我有一点觉

得稀奇，因为我以为他要说是代数，因为他最重要的

工作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ｔｉｃ　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，其 实 就 是 引 进 了 四 个

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　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，是 从 代 数 方 向 里 来，他 的

早年关于Ｐｏｉｓｓｏｎ　Ｂｒａｃｋｅｔ的 工 作 也 是 自 代 数 考 虑

想出来的．不过他却说是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．我没有当时跟他

再谈下去，后来也没看见他的什么文章里头讲，这个

我不知道．讲 起 这 个 来，我 介 绍 给 大 家 新 出 的 一 本

书，是Ｄｉｒａｃ的传，书的名子叫作……这是很新的一

本书，前两天才有人寄了一本给我，如果你查“Ｄｉｒａｃ
传”，你可以查到．Ｄｉｒａｃ曾经有过一个传，现在这个

传要比那个详细得多．这个传我要特别……讲起这

个，想起来，大家要去看的，它最后有一章讲了这么

一个问题，他问Ｄｉｒａｃ是不是ａｕｔｉｓｔｉｃ．Ａｕｔｉｓｔｉｃ中文

叫什么？

施　郁：自闭．

杨振宁：现 在ａｕｔｉｓｍ在 美 国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个 题

目，因为发现很多美国小孩都有ａｕｔｉｓｍ．Ａｕｔｉｓｍ的

一种叫 做“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　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　ｓｙｎｄｒｏｍｅ”，就 是 不

集中注意．

施　郁：多动症．

杨振 宁：就 是 这 一 类 的．Ａｕｔｉｓｍ 是 很 多 种，不 过

ａｕｔｉｓｍ非常重要的两个特点，一个是自我中心，他脑

子里想的只是跟自己有关系，不大了解别人的意思．
还有一个就是 比 较 不 讲 话．大 家 都 知 道Ｄｉｒａｃ这 个

人很奇怪，你跟他接触很短的一两天以后就会觉得

他这个人和平常人不一样．这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经

验的．这 个 作 者 说，你 想 一 想 他 的 这 个 特 点，就 是

ａｕｔｉｓｔｉｃ的小孩的特点．他这话对极了．而且ａｕｔｉｓｔｉｃ
的小孩有一个倾向，他自己有他的逻辑，跟别人的逻

辑不 一 样．确 实 是，任 何 一 个 人 跟 Ｄｉｒａｃ讲 话 了 以

后，就会觉得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．我想这本书，我

·５９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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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才 讲 的 这 点，将 来 一 定 会 有 人 还 去 研 究．我 跟

Ｄｉｒａｃ很熟，见过他很多次，我知道他是有特点的．不

过这个书的作者是一语道破他的特点是什么．你们

晓得不晓得最 近ａｕｔｉｓｍ在 美 国 是 一 个 公 众 辩 论 的

焦点．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们现在经过调查以后

发现美国ａｕｔｉｓｍ小孩的百分比越来越增加，所以就

有一个理论，说是为什么缘故是这样呢，因为现在很

多美国的非 常 小 的 小 孩，婴 儿，就 要 打 很 多 的 预 防

针，所以现在一个理论是说打了太多预防针的话，小
孩就变成ａｕｔｉｓｔｉｃ．现在变成两大阵营在那儿 吵．一

个阵营说是有道理的，所以应该少打预防针．另外一

个阵营是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，没有证明．这个现在

是吵得很凶．不管怎么样，ａｕｔｉｓｍ在美国，是越来越

被社会上注意的一个题目．刚才讲的这本书呢，我觉

得一定 会 有 人 再 去 做 一 些 多 的 分 析，就 是 是 不 是

Ｄｉｒａｃ是ａｕｔｉｓｔｉｃ．

施　郁：最 近Ｐｈｙｓｉｃｓ　Ｗｏｒｌｄ 上 有 一 个 书 评，是 关

于这个传记的ｒｅｖｉｅｗ．我 想 问 您 一 个 物 理 问 题．您

以前说 过 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的ｅｑｕａ－
ｔｉｏｎ不太满意．

杨振宁：对．

施　郁：我想问的是，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当初是受到 Ｍａｃｈ的

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，Ｍａｃｈ　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说一个东西的惯性跟宇

宙中所有 物 质 都 有 关 系，这 好 像 并 没 有 在ｇｅｎｅｒａｌ
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里 面 完 全 体 现 出 来，您 有 没 有 什 么ｃｏｍ－
ｍｅｎｔ？

杨振宁：我确实 是 在 七 十 年 代 曾 经 做 过 一 些 努 力，
因为我觉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，当然有特

别妙的地方，不管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当初是怎么发展出来的，
如果你知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的整个思

路的 话，就 知 道 是 非 常 之 妙 的，可 是 它 里 头 没 有

ｓｐｉｎ，因为它比Ｄｉｒａｃ的文章要早了十几年．后来，在
我 知 道 里 头，没 有 一 个 人 把 ｓｐｉｎ 跟 ｇｅｎｅｒａｌ
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真正联合在一起．所以我曾经做过一些 研

究，在七十年代，都没有发表，并没有做出来什么成

果．我认为这个还是将来非常可能．如果讲得更清楚

一 点，就 是 我 认 为，没 有 一 个 人 写 出 来 一 个

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ｔｉｃ的Ｄｉｒａｃ方程式，既要有Ｄｉｒａｃ的ｓｐｉｎ，又
要有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的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ｃｏｎｃｅｐｔ．大 家 晓

得，在Ｄｉｒａｃ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出 来 了 以 后，在 三 十 年 代，
要想把 Ｄｉｒａｃ　ｅｑｕａｔｉｏｎ跟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放 在 一

起，这个有很多的文章，后来大家不大知道了．其中

特 别 重 要 的 就 是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 的 文 章．因 为

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要 想 把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的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在

一个曲面上写出来，这个他做出来的东西就变成跟

ｇａｕｇｅ　ｔｈｅｏｒｙ有很密切的关系．所以ｇａｕｇｅ　ｔｈｅｏｒｙ，

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，跟ｓｐｉｎ，跟Ｄｉｒａｃ　ｅｑｕａｔｉｏｎ混在一

起是有很复杂的问题．我觉得这里头将来大有文章

可做，可是我自己没做出来．

施　郁：九 十 年 代 初 的 时 候，您 在 Ｈｕｂｂａｒｄ　ｍｏｄｅｌ
里发现了ηｐａｉｒｉｎｇ和ＳＯ（４）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，您 是 怎 么

看出来的？

杨振宁先生在座谈会上

杨振宁：施 郁 讲 的 是 九 零 年，因 为 那 时 候，大 家 都

研究Ｈｕｂｂａｒｄ　ｍｏｄｅｌ．大家研究Ｈｕｂｂａｒｄ　ｍｏｄｅｌ，是
因为ｈｉｇｈ　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　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出 来 了．
Ｈｕｂｂａｒｄ　ｍｏｄｅｌ我从前并没有研 究 过，所 以 我 也 来

了解一下，结果，你问我……那里头是有一个灵感，
就是搞出来一个ηｐａｉｒｉｎｇ．我不记得为什么搞出这

个了．后来有 个 很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的 结 果，是 因 为 我 写 了

一篇文章，发表了以后，我去张首晟那儿访问．他那

时 候 已 经 离 开 Ｓａｎｔａ　Ｂａｒｂａｒａ，在 Ａｌｍａｄｅｎ，在

ＩＢＭ．我先到他的办公 室，很 小 的 一 个 办 公 室，他 就

问了我一个 问 题，他 的 问 题 基 本 上 是 说，ηｐａｉｒｉｎｇ
既然 是 对 的 话，它 应 该 是 一 个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　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，
这个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　ｖａｒｉａｂｌｅ是 怎 么 回 事？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
ｌｉｋｅ　ｔｈｉｓ．当然我们十几分钟讨论一时没有什么 结

果，然后我就给了我的演讲．第二天我就飞回去，飞

机上我一想，他的话很有道理啊，所以就仔细研究了

一下，后 来 就 发 展 出 来 了，原 来 它 是ＳＵ（２）×ＳＵ
（２）．所以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．这个故事他后来在

一个演讲里 头 讲 了．你 要 问 这 个，我 想 唯 一 的 回 答

是，对于 Ｈｕｂｂａｒｄ　ｍｏｄｅｌ这 一 类 的 问 题，我 因 为 从

前研究过种种这一类问题，所以我有些熟悉，所以我

就看出来要有一个ηｐａｉｒｉｎｇ．不过讲起这个来，因为

我最近这些年在中国各个城市演讲，经常有人问我：
“杨教授，根据你研究的经验，我做研究工作最应该

·６９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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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什么？”所以我想来想去，我最近忽然了解一点，
还没有写成文章，不过我预备写文章．比如说，我有

一篇 文 章，后 来 很 有 名 的，叫 做“ｕｎｉｔ　ｃｉｒｃｌｅ　ｔｈｅｏ－
ｒｅｍ”，“单位圆定理”．单位圆定理是怎么发现的呢？

就是 在 统 计 力 学 里 有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　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，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
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是ｒｅａｌ．李 政 道 跟 我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研 究 的

时候呢，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，可是把这

个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　ｅｘｔｅｎｄ到ｃｏｍｐｌｅｘ　ｐｌａｎｅ，研 究 它 的

ｒｏｏｔｓ．先 从 小 的 ｍｏｄｅｌ开 始，只 有 两 三 个ｓｐｉｎｓ，然

后有四五个ｓｐｉｎｓ．结 果 每 一 次 就 发 现 这 些ｐｏｌｙｎｏ－
ｍｉａｌ的ｒｏｏｔｓ都在ｕｎｉｔ　ｃｉｒｃｌｅ上，所以就猜想有ｕｎｉｔ
ｃｉｒｃｌｅ　ｔｈｅｏｒｅｍ．我 现 在 要 讲 的 是，为 什 么 我 们 要 把

它搞到ｃｏｍｐｌｅｘ　ｐｌａｎｅ，因为本来大家讲的都是ｒｅａｌ
ｎｕｍｂｅｒ，为什么会有ｃｏｍｐｌｅｘ　ｐｌａｎｅ．这个我现在知

道．一问这问题，我就知道这回答．这回答是因为，我
在小学的时候，我父亲是研究代数的，他就跟我说，
代数里有个第一定律，就 是 任 何 一 个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，ｎ
次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，一定有ｎ个ｒｏｏｔｓ，你 可 以 把 它 写 成

ｐｒｏｄｕｃｔ　ｏｆ　ｎ　ｆａｃｔｏｒｓ．我 还 记 得 我 在 小 学 时，他 就

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我ｗｉｔｈ两个他认为非常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的，一

个就是 刚 才 这 个 定 理．这 个 定 理 好 像 是 不 是 叫 做

ｆｉｒｓｔ　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　ｔｈｅｏｒｅｍ　ｏｆ　ａｌｇｅｂｒａ？

施　郁：可能是．

杨振宁：另外一个（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在小学的时候

我父亲就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我ｗｉｔｈ这个）是说，正十七边形

可以用圆规跟直尺作出来．大家知道，正三角形、正

四边形、正五边形都可以用圆规跟直尺作出来，正七

边形不能用圆规跟直尺作出来，可是Ｇａｕｓｓ证明正

十七边形可以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，这个定理

后来被Ｇａｌｏｉｓ变成Ｇａｌｏｉｓ　ｔｈｅｏｒｙ．我父亲在我小学

的时 候 就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我 ｗｉｔｈ这 个．我 现 在 觉 得，李

政道 跟 我 所 以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发 现 那 个ｕｎｉｔ　ｃｉｒｃｌｅ
ｔｈｅｏｒｅｍ，就是因为看见那个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，我就 想 把

它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ｅｄ；所以想把它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ｅｄ，是因为我在小

时候就脑子里头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东西．我现

在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点．我还可以跟大家聊，
我更小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教我鸡兔同笼这一类的问

题．我后来到美国去，有三个孩子，他们都很聪明，他
们很小的时 候，我 就 教 他 们 鸡 兔 同 笼，他 们 也 都 懂

了．可是我跟他们有很大的分别，所以我在与数学有

密切关系的方面有一些成就，他们没有，因为我跟他

们不一样．我父亲教了我这个以后，过了一年他再问

我，我还记得．可 是 我 的 三 个 孩 子 一 年 以 后 我 问 他

们，他们完全忘光了．这个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
你不但要懂一个东西，你要对于那个东西有一定欣

赏．那个东西跟你自己脑子里的结构结合起来，就变

成了 一 个———我 想 我 要 发 明 一 个 名 词，叫 做———

ｓｅｅｄｎｅｙ，是一个小 的 种 子．这 个 种 子 在 那 儿 对 于 你

将来有很……那我的孩子他们呢？他们也很聪明，
鸡兔同笼一会儿就学会了，可是过了一些时候，跟他

们没关系，所以到了明年就完全不记得了．这个我认

为是非常重要的．你如果看我推荐你看的关于Ｄｉｒａｃ
的这本书，就发现，原来他怎么在量子力学里头发现

最早的贡献的，就是这本书现在讲得很清楚．它说，

Ｄｉｒａｃ在做研究生的时候，在一九二五年，他的导师

叫做Ｆｏｗｌｅｒ，拿 到 了 一 部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，是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
的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．于是Ｆｏｗｌｅｒ就把这个给Ｄｉｒａｃ看．根据

这书上说（这故事Ｄｉｒａｃ从前也讲过，不过没有现在

这个讲 得 清 楚），Ｄｉｒａｃ看 了 以 后，他 不 懂 Ｈｅｉｓｅｎ－
ｂｅｒｇ搞的是 什 么，因 为 你 知 道，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 思 路

跟Ｄｉｒａｃ是完 全 不 一 样 的．所 以 Ｄｉｒａｃ并 没 有 太 懂

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讲什么．可是 有 一 句 话 他 看 见 了，Ｈｅｉｓ－
ｅｎｂｅｒｇ的文章上讲：“我现在做的东西有点奇怪，Ａ
乘Ｂ不等于Ｂ乘Ａ．”这一点ｓｏｍｅｈｏｗ　Ｄｉｒａｃ记得．
为什么Ｄｉｒａｃ记得？因为Ｄｉｒａｃ从前就喜欢ｑｕａｔｅｒ－
ｎｉｏｎｓ，而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ｓ里 头Ａ乘Ｂ不 等 于Ｂ乘 Ａ．这

一点在Ｄｉｒａｃ脑 子 里 头 触 动 了Ｄｉｒａｃ的 神 经．然 后

他就把这个放下了．过了几个礼拜以后，他忽然有一

天想起来，Ｐｏｉｓｓｏｎ　Ｂｒａｃｋｅｔ也是Ａ乘Ｂ不等于Ｂ乘

Ａ．可是，根 据 这 书 上 说，他 不 记 得Ｐｏｉｓｓｏｎ　Ｂｒａｃｋｅｔ
是怎么回事．那天正好是礼拜天，所以他有了这个灵

感以后，他就很着急，于是就等，等到第二天图书馆

开门 了，他 到 图 书 馆 去 一 看，原 来 就 发 现 Ｐｏｉｓｓｏｎ
Ｂｒａｃｋｅｔ跟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ａｌｇｅｂｒａ是完全一回事情．
所以 就 写 出 来 了 他 的 这 个……所 以 他 的 后 来 的

ｑｕａｎｔｕｍ　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，就是 从 这 个 灵 感 来 的．所 以 你

看，他这里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ｓｏｍｅｈｏｗ　Ｄｉｒａｃ当初

了解了可以有ａｌｇｅｂｒａ是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，这个在他的脑

子里头种下去以后，等到后来发现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东

西时，他把这两个对在一起．这是ａｎｏｔｈｅｒ　ｅｘａｍｐｌｅ．
我现在要讲的，就是说，你在念书的时候，你不只是

要把一个东西念了里头，它那个ｓｏｍｅｈｏｗ有的东西

呢，密切地跟你脑子里头有些接触的地方，这个如果

你能够把它留在那儿，保养起来，甚至于稍微发展一

下的话，这个将来可能就有开花结果的可能．我预备

把刚才讲的这几件事情写成一篇文章．

施　郁：剑桥大学纪念Ｄｉｒａｃ百岁寿辰时，一位剑桥

·７９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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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授提到Ｄｉｒａｃ那 个 周 末 不 能 进 图 书 馆 时，特 别 宣

称现在剑桥大学的数学和物理的图书馆是每天二十

四小时随时可以进去的．

苏汝铿：杨先生，刚 刚 你 讲 的 一 件 事 情 我 觉 得 很 有

兴趣，就是说，把Ｄｉｒａｃ的ｓｐｉｎ跟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，跟广义

相对论 联 起 来．但 问 题 在 这 儿，ｓｐｉｎ它 不 是 一 个

ｇｅｏｍｅｔｒｙ的量，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要跟几何、跟时空联在

起来．Ｓｐｉｎ跟 时 空 是 两 个 独 立 的 问 题．那 么 这 个 问

题怎么搭这个桥？

杨 振 宁： 我 想，这 里 头 可 能 很 多 了．Ｓｐｉｎ 是

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，还 是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，这 个 我 想 是 讲 不 清 楚 的

一个问题．我只是可以告诉我当时想要做什么．我当

时就想要把这个……因为Ｒｉｅｍａｎｎ　Ｔｅｎｓｏｒ底下有

四个ｉｎｄｅｘ，它 有 些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，我 当 时 所 要 做 的 一

件事 情，就 是 要 讨 论ｎｏｎ－Ｒｉｅｍａｎｎｉａｎ　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，向

那个方向发展．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能是一个方向．不
过我当时费了一两年，没做出来什么结果，也没发表

什么 文 章 关 于 这 个．总 而 言 之，我 觉 得 要 把 一 个

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ｔｉｃ　ｅｑｕａｔｉｏｎ　ｏｆ　ｔｈｅ　ｅｌｅｃｔｒｏｎ……就

是 要 把 Ｄｉｒａｃ 的 最 简 单 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跟 ｇｅｎｅｒａｌ
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　ｓｐｉｒｉｔ连在 一 起，我 认 为 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

发展的方向．这方向，因为它的数学的结构到底是怎

么做法，还没 有 弄 清 楚，所 以 可 能 很 多．我ｅｘｐｌｏｒｅｄ
一下，没有得出来结果．

郝柏林：时空是某种外部的东西，ｓｐｉｎ是某种内部的．

苏汝铿：所以说 这 问 题 该 怎 么 搭 起 来．不 过 这 搭 起

来是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情．Ｓｐｉｎ它不是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．

杨振宁：Ｓｐｉｎ在 数 学 家 现 在 看 起 来，他 们 也 认 为

Ｄｉｒａｃ所做的事情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而且对于

近代的数学有深远的影响．

苏汝铿：这样子 一 来 的 话，跟 着 后 面 的 一 个 问 题 就

是，ｓｐｉｎ如果跟ｇｅｏｍｅｔｒｙ有关系、可 以 联 系 起 来 的

话，那么ｉｓｏｓｐｉｎ、ｃｏｌｏｒ、ｆｌａｖｏｒ所有这些量子数又怎

么看？

杨振宁：所以我想，凡是问这一类问题的人，都最后

要讲，恐 怕 要 有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，或 者 是ｏｃｔｏｎｉｏｎ．事 实

上，我有篇文章还讲，就是不同的……因为ｃｏｍｐｌｅｘ
ｎｕｍｂｅｒ出 来 了 以 后，就 出 了ｃｈａｒｇｅ　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ｉｏｎ
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，那是不 是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出 来 了 以 后，就 要

出ＳＵ（２）、ＳＵ（３）？反正说是比较大的ｇｒｏｕｐ，跟物

理的现象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，我想是不成问题的．
可是 这 问 题 怎 么 连 在 一 起，又 怎 么 有ｓｙｍｍｅｔｒｙ

ｂｒｅａｋｉｎｇ在里头，纠缠在一起．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

二十一世纪 后 半 世 纪 或 者 二 十 二 世 纪 才 会 有 人 了

解．我自 己 是 觉 得 二 十 一 世 纪 的 头 半 世 纪 恐 怕 是

ａｐｐｌｙ影响比较大．将来假如还能发展的话，再回到

比较基础的问题．

郝柏林：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就是ＳＵ（２）．

杨 振 宁：对，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 的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是 ＳＵ（２）

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．据说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发 现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是 在 一

个桥上发现的，在桥上就刻了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　ａｌｇｅｂｒａ的

方程式，这代表说是他以后一生就认为这是最最漂

亮的东西．我 认 为 这 是 有 道 理 的，因 为 这 是 妙 不 可

言．讲起来这个，我想起来，我听了郝柏林在北京给

我们做的演讲．我想，你所发展出来的方向，是中国

的传统的教育哲学所不鼓励的．可是你的成功就代

表说是，我想，办教育的人，应该了解到，中国的传统

的教育哲学有缺点，它太使得人向已经有的方向走．
据我所了解，你走到了一个别人没有向这个方向上

去，然后你去把它发展，这个精神是中国的传统教育

哲学里头所不鼓励的．

施　郁：杨先生，再问您一个关于Ｅｄｗａｒｄ　Ｔｅｌｌｅｒ的

问题．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事 件 后，物 理 学 家 都 不 太 理 他

了，他跟政界的人来往多了．这是怎么回事？

杨振宁：Ｔｅｌｌｅｒ是我的老师，而且我很感激他．你晓

得，我本来想做实验物理的论文，后来是他救了我，
我就不做实验物理了．他在各个方向上都帮我．我跟

他的关系很好，我很感激．不过我想，我做他的学生

的时候，他还不是那么有名，是一个天才型的、而且

见解非常多的这么一个学者．他对于他的学生是非

常照顾，这点我认识．不过在这点以外，我对他没有

什么认识．后来我听说了几件事情，一个就是你刚才

讲的，他在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的ｈｅａｒｉｎｇ，那是一九五四

年的 时 候．他 的 很 多 朋 友 包 括 Ｒｏｓｅｎｂｌｕｔｈ．Ｒｏｓｅｎ－
ｂｌｕｔｈ是我的好 朋 友，比 我 晚 一 年 是 Ｔｅｌｌｅｒ的 研 究

生，后来 变 成 非 常 重 要 的ｐｌａｓｍａ　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．Ｒｏｓｅｎ－
ｂｌｕｔｈ在Ｔｅｌｌｅｒ　ｔｅｓｔｉｆｉｅｄ的头一天晚上，跟他说：“你

不要去ｔｅｓｔｉｆｙ．”他不听，他还是ｔｅｓｔｉｆｉｅｄ了．后来讲

了几句话，这几句话他以为是讲得很得体，可是他没

有了 解 到，或 者 他 没 有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到，这 个 话 被

ｈｅａｒｉｎｇ的主持人的解释是对于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非常

不利的．所 以 这 以 后，所 有 Ｔｅｌｌｅｒ的 朋 友，所 有 的

Ｔｅｌｌｅｒ同 一 代 的 物 理 学 家，都 不 理 他 了．这 个 对 于

Ｔｅｌｌｅｒ跟他的太太 是 影 响 非 常 大 的，因 为Ｔｅｌｌｅｒ是

一个喜欢有朋友的人，喜欢跟很多人在一起做种种

·８９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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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的 谈 话．我 想 当 时，就 是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这 个

ｈｅａｒｉｎｇ以前，Ｔｅｌｌｅｒ已经跟美国的军方有密切的关

系；我想，他所以 会 当 时 不 顾 他 的 朋 友 的 劝 告 而 要

去讲这几句话，与此有密切的关系．换一句话说，那

个时候，他已经跟军方的人发生很密切的关系了．另
外，我后来又从我认识的别的人，跟我年纪差不多而

跟他在美国的国防观念上有一些打架的一些人嘴里

头知道，Ｔｅｌｌｅｒ在这种事情上，就是关于国防的政策

事情上，如果有一个人跟他是对立的话，我听说是，
他是不择手段地要打击那个人．这个我没有具体的

知识，可是我听说这个．所以我想他这人恐怕是做人

方面有些问题．至于说他反对共产党，从而他对于中

国也有不好的印象，这个我想是很自然的．他是匈牙

利人．我想，对于苏联控制之下的匈牙利，对于匈牙

利的事件，我想 他 是 不 能 遗 忘 的．不 过 我 可 以 告 诉

你，一九七一年我到北京来访问了以后，回到美国去

以后，当然美国的报纸都登出来，所以他知道我是到

中国来访问过一次．他有一个外甥．Ｔｅｌｌｅｒ只有一个

兄弟姊妹，就是有一个姐姐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

到了七十年代吧，匈牙利当时的共产党政府为了跟

Ｔｅｌｌｅｒ表示好感，把他的姐姐给放出来了，把他的外

甥也放出来了．他的外甥是个很好的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，后来

在Ｓｔｏｎｙ　Ｂｒｏｏｋ跟 我 同 事，叫 做Ｊａｎｏｓ　Ｋｉｒｚ，现 在 在

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．所以呢，Ｊａｎｏｓ　Ｋｉｒｚ有天打电话给我，他说

Ｔｅｌｌｅｒ要来访问他，希望跟我谈谈．我说好．所以，这

就是在一九 七 一 年 秋 天 吧 还 是 冬 天，Ｊａｎｏｓ　Ｋｉｒｚ跟

他的当时的太太，请了Ｔｅｌｌｅｒ，所以就只是我们四个

人，就是Ｔｅｌｌｅｒ跟我跟Ｋｉｒｚ跟Ｋｉｒｚ当时的太太，在

Ｋｉｒｚ家里头吃了一顿饭，然后呢，主要的就是Ｔｅｌｌｅｒ
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．我当时的印象呢，他对

中国不是那么敌对，跟 Ｗｉｇｎｅｒ的态度不一样．我不

知道我是 不 是 在 什 么 地 方 讲 过，Ｗｉｇｎｅｒ跟 Ｔｅｌｌｅｒ
都是匈牙利裔的美国人，他们在美国的物理学界里

头都是右倾的．所 谓 右 倾 者，就 是 坚 决 反 对 共 产 党

的．可是 Ｗｉｇｎｅｒ他 不 做 政 治 的 活 动，Ｔｅｌｌｅｒ做 政 治

的活动．Ｗｉｇｎｅｒ在 这 一 点 上 比 较 是 书 呆 子 型．可 是

Ｗｉｇｎｅｒ对中国呢，非 常 不 满 意．我 记 得 六 十 年 代 初

有一天，我跟他不知道什么缘故在他的办公室讲起

来关于中国，我忽然发现，他赞成美国派飞机轰炸北

京．我还记得我有极大的震惊．我后来回到我自己的

办公室以后，给他写了一封信．这个信我下回要去找

一找．我现在所有的这些档案都在中文大学，哪天我

要到中文大学去找一找，我这封信可能还在．我记得

那封信基本是说：“我是ｓｈｏｃｋｅｄ，你跟我 是 同 样 在

一个科学的领域里头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，而且对

于科学的认识有相当多的共同点．”不过我的印象中

我这封信写 去 以 后，Ｗｉｇｎｅｒ并 没 有 给 我 回 信．可 是

Ｗｉｇｎｅｒ我想跟Ｔｅｌｌｅｒ不一样，Ｗｉｇｎｅｒ有很强的政治

的观念，有很 强 的 政 治 的 偏 见，可 是 他 不 做 什 么 活

动．Ｔｅｌｌｅｒ是做很多的活动的．

王　迅：在一九七一年，Ｔｅｌｌｅｒ这个态度，我猜想是

不是中国跟苏联在七一年的时候对立很厉害，珍宝

岛打了仗了．所以那时候中国开始向美国……跟尼

克松访问中国．所以那时候中国已经跟苏联决裂了．
所以我想跟那个事情有关．否则的话，中国要是还跟

苏联站在一边的话，美国人绝对是……

杨振宁：后 来Ｔｅｌｌｅｒ　ａｄｖｉｓｅｄ　Ｒｅａｇａｎ搞Ｓｔａｒ　Ｗａｒ．
那个与后来把苏联整垮了有密切的关系．所以那个

时候从Ｔｅｌｌｅｒ的立场讲起来，他最希望垮掉的是苏

联的政府．而当时中国跟苏联的政府并不是最好的

友好的关系．而且事实上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很差．
我在十多年 以 前，在 写 我 的 自 传．写 我 自 传 的 目 的

呢，就是因为我认为西方人不懂中国是怎么回事，因
为中国的历史……西方的历史太简单，没有中国的

复杂性．所以我觉得，我要写一个我个人的传记，可

是这个传记又能说出来在我的一生里头，整个中国

的社会有过些什么变化，而为什么有这些变化．可是

这个我写了大概三分之一以后写不下去了．为什么

写不下去呢？因为我写了三分之一就知道，力不从

心，我写不出来这个．因为要想写出来我所要达到的

目的的话，不单是要有讲出来一些我自己的经历，而
且这些经历在整个中国过去两百年的历史里头，是

为什么会产生了这些．这个需要一些文学的技巧，这
不是我会写的．还有一样，我的文章，不管是学术文

章，不是学术的文章，都是越写越短．我不会写长的

文章．而像刚才我想达到这个目的，不能太短，因为

它是有一层一层的东西．所以写了三分之一，就停顿

了．我现在想了想，我没有力量能够达到我当初所希

望的．假如我 重 写 我 的 传 的 话，得 要 忘 记 这 个 大 目

的．这个大目的，不是我有这个写作能力．我想这是

得要既对于历史有些了解，又会写作．我写了三分之

一以后，就知道这不是我能做出来的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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